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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草原的人们  
蒙古族  玛拉沁夫 /著  

八月的科尔沁草原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夕阳被遥远的大地吞没了。西北风偷偷地卷起了草浪，草原变成

了奔腾的海洋；空中密布着乌云，好似一张青牛皮盖在头顶。人们都

知道：草原的秋雨将要来临了。  

萨仁高娃从一眼望不到的地方，赶着牛群走来。她骑着一匹大红

马，还领着她最喜爱的一条小猎狗；这小狗的名字叫嘎鲁，不论主人

走到哪里，它总是马前马后地跟着跑。  

牛群在大风中吃力地走着；但是萨仁高娃还责备它们走得太慢，

不断地挥动着鞭子，“合依！合依！”地喊着，然而牛儿怎会懂得：它

们的主人，是因为今天同一个年轻小伙子有约会，才这样苛待它们呢！ 

萨仁高娃将牛群赶到离屯子不远的一座沙丘上，忽然勒住了马，

用失望的眼光环视了草原好久之后，连喊了几声： “桑布！桑布！ ”

终究没有看到一个人，也没有听到回答的声音。她只得将牛群圈在沙

丘上，在风中等待着桑布。  

不一会儿，从东边像飞箭一样地跑来了一匹惨白色的马。萨仁高

娃心里 “格登 ”地跳了一下，脸上笑得像一朵花，急忙跳下马来，从怀

中掏出一个有长飘带的粉红色的烟荷包，连续地在头上摇晃，向对方

表示着热烈欢迎的意思。但是当对方愈来愈近的时候，她那股热情却

渐渐地冷下来了。  

原来这个人不是她所等待的桑布。  

一个生着连鬓胡子的老头子，跑到萨仁高娃跟前勒住了马。  

“小姑娘，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老头子明知道她在这里是为了什

么事由，却又故意这样为难她。  

“老爷爷，你有什么急事，跑得马耳朵都出了汗？ ”她所答非所问

地把话题岔开了。  

“有一件最紧急的工作，要召开群众大会通知大家一下。 ”  

“晚上开完会，你还给我们讲昨天晚上没讲完的故事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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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不能了，我不是说过了吗？——有紧急的工作。 ”  

“什么紧急的工作呀！说你不给讲就得了。 ”  

“真的，我不说谎；好了，我要走了。小姑娘，你也早点回去吧！

就这样。 ”  

老头子一蹬脚，马就跑起来了。  

这老头子的名字叫阿木古郎，是村长，还是一个老党员哩！他为

人老实厚道，为老百姓的事情，总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群众也都

信任他，爱戴他；屯子里的男女青年们都称他为 “阿木古郎老爷爷 ”。 

阿木古郎走后，萨仁高娃不安起来：桑布为什么还不来呢？阿木

古郎老爷爷刚才说有紧急的工作，屯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时西北风传来了雷声，远处天边打着金色的电闪，大雨就要到

来了！但是她既然是同自己的情人约好了的，怎么可以不等到底呢？  

萨仁高娃就这样等了好久，好久。  

“同志，你好吗！请你告诉我：前边叫什么屯子？ ”  

一个低沉沉的声音，从萨仁高娃的身后传来。她一回头，看见一

个瘦得像黄羊似的人，站在她的面前。他蓬松着长发（好像头发里生

有九九八十一条长尾巴虱子），汗流的污渍挂在麻子脸上，身上披着

一条黄毛毯。萨仁高娃很怀疑这位不速之客，用带着恐怖的声调问道： 

“你是谁，从哪儿来？ ”  

“从扎鲁特旗来的，因为那边闹灾荒。 ”他有意地不说出自己的姓

名。  

“你到什么地方去，找谁？ ”  

“我往这边过来时，我们屯的玛拉哈，叫我给科尔沁旗白音温都

尔屯的嘎拉僧捎一个口信。请你告诉我：白音温都尔屯离这儿多远？ ”

他用老鼠眼睛望着她，等待着回答。  

但是 “白音温都尔屯的嘎拉僧 ”这几个字，使萨仁高娃产生了极大

的怀疑：我们屯的嘎拉僧一度在国民党的 “降队 ”当过排长；现在是屯

里的管制对象……为什么这样一个可疑的人，单来打听这样一个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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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呢？萨仁高娃好久没有回答他。站在她身旁的小猎狗嘎鲁也耸

起两只耳朵，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个陌生的人。  

“你家住在扎鲁特的什么地方？ ”  

“阿拉坦敖包屯。 ”他停了停又慌忙补充道， “不过最近要搬家了，

那边旱得很厉害。同志，你到底知不知道白音温都尔屯离这儿多远

呢？ ”  

“白音温都尔屯吗？很近。”她拉长了声调，“不过我们科尔沁有一

种规矩：走路的人，应当先拿出自己的 ‘证明书 ’，然后才有权问路；

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实地告诉他所问的路。 ”  

“噢！”他狡猾地微笑了一下，“证明书吗？有，有。但是我从家出

来的时候，我老婆恐怕我在路上把它丢掉了，所以死死地给缝在衬裤

上了。马上拿出来怕有些不方便。好吧，天黑，我还要赶路呢！再见！”

他一面说着，一面退走了。  

萨仁高娃看他走了，心中特别着急：明知道他是个可疑分子，可

是又没办法叫他站住。她想： “蒙古有一句成语： ‘放走豺狼的人，是

草原的罪人。’我既然遇上了一个可疑分子，就决不能轻易地放走他。”

又想： “阿木古郎老爷爷说： ‘有紧急的工作，……小姑娘，你也早点

回去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她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急忙

向他追去：  

“同志，请你等一等！ ”  

那个可疑的家伙懒洋洋地站住了。  

“天色不早了，看样子一定要下雨；咱们都是老百姓，谁不出门

呢？到我家喝喝茶，歇歇腿吧！ ”  

那家伙没吱声，若有所思地抬起头来看了看天。恰巧这时西北风

“呜 ”一声，掠起了他披着的那条黄毛毯。萨仁高娃忽然像触了电似的，

全身抖颤起来——从那可疑分子的毛毯角下，露出了一个亮闪闪的枪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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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肯定他不是好人了。她想： “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带回屯子

去。不，不行，敌人是狡猾的；他会猜透我的企图——到那时就晚了。

那家伙正在抬头看天，一无所防，我要趁这机会抢他的枪！ ”  

她突然一猛劲跑了过去，一把抓住了那坏家伙的枪。那坏家伙转

过身来就和萨仁高娃拼起命来。但是枪把被萨仁高娃握得紧紧的，两

人你拉我扯地扭打成了一团。  

萨仁高娃一面抢着枪，一面呵嗓子地喊：“捉反革命啊！来人哪！”

她以为这样就可以唤来屯里的人们。这时小猎狗嘎鲁也跑上来帮助主

人，咬得那坏家伙的手和脸净是鲜血。萨仁高娃看他有些两下顾不过

来了，抓住枪把的手猛一使劲，就把枪夺过来了。那坏家伙又气又急，

照着她的腰部狠狠地踢了一脚；她只觉得一阵酸痛，但是她明白：这

是生死的关头，决不能在反革命分子面前倒下去，就挣扎着向后倒退

了几步。  

在草原上，狗是最敏感的动物。这时，远处屯里的狗被惊动得狂

吠起来了。那坏家伙更慌了，心想： “枪被抢去了，屯里的狗也会成

群地跑来，蒙古的狗群是不会放走我的，不如趁早逃走吧。 ”就一纵

身跳上了萨仁高娃的大红马。那马吃了惊，被他两腿一夹，撒开四蹄

就跑开了。  

萨仁高娃夺得的是一支 “捷克式 ”枪，她只有使用猎枪的经验，怎

么也拉不开这支枪，一着急，追出了三五步，就跌倒了。不过小嘎鲁

却追上了他，跳着咬那大红马的两只后腿，大红马像疯了似的尥蹶子，

那坏家伙心一慌就摔下来了。又急忙爬起来，没顾上再去抓马，丢下

那条黄毛毯就徒步跑了。小嘎鲁又追了他一段，但回头一看主人没有

来，它也就不再追去。  

这坏家伙几天以来在草地、沙漠和田野上过宿，没吃一顿饱饭；

又由于刚才那场恶战而紧张过度，刚跑过沙丘就觉得有些头昏。他拼

命地跑着，一抬头看见前边有一片苇塘，在阴沉沉的黄昏中，在大风

下，那苇浪就像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他忽然停了一下，动作敏捷

地从衣兜里掏出一盒火柴，奔向苇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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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嘎鲁和大红马跑回萨仁高娃身旁的时候，她才迷迷昏昏地站

了起来，心想： “我虽然夺下了一支枪，坏根子却跑掉了。这和打围

只打了兔子毛而没有打着兔子是同样的耻辱！ ”  

她低下头皱着眉，摸弄着那支 “捷克式 ”。突然， “咔 ”的一声，保

险开了。她高兴地跳起来，忘掉了疲乏和苦痛，一跃身骑上大红马，

领着小嘎鲁就往北追去了。  

刚跑过沙丘，她就嗅到一些烟味儿，啊！前面是一片火海？她一

怔勒住了马，豆粒大的汗珠从两颊滚下来：这是出了什么事啊！  

熊熊的烈火，随着大北风的风势，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呼啸声和爆

炸声。这是秋八月干枯了的苇塘啊，就是生着翅膀的芦雁也飞不过去

哩！  

萨仁高娃虽然离火线还有差不多半里地，但是黑腾腾的烟团早已

呛得她难以呼吸，烈火烤得她的脸干炙胀痛。但是这荒火是怎么烧起

来的呢？她真不明白。  

苇塘是草原的 “宝贝 ”。附近的居民每年都靠它由城里换来五福布、

白堪布、蒙古靴、白毫茶、香片茶和红红绿绿的绸子、缎子；也有的

人家靠它解决全年的口粮。可是现在它变成了一片火海！蒙古人常说：

“荒火是草原的死对头！ ”  

“这一定是刚才那个坏家伙烧起来的；该死的想害我们，万不可

能！ ”萨仁高娃想到这里，将马用力地抽了一鞭，毫无顾虑地朝着烈

火扑过去了。  

烈火和浓烟结成一条紫红色的火线，向萨仁高娃围包而来，但是

她只想： “冲过去！冲过去！不让反革命跑掉！ ”她弯下身喊了一声：

“嘎鲁！”小嘎鲁一跳上了马，萨仁高娃怕在冲过火线时烧坏它，用大

襟将它裹在怀前。这时火星开始在她头顶飞舞了。她看得很清楚：靠

西边有一段火线比较狭窄，就决定从那边冲过去。她把缰绳一松，大

红马就顶着风冲进了火线。一刹那间，她像掉进开水锅里一样，眼前

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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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马像疯狼般地穿出五六丈宽的火海，萨仁高娃软弱无力地倒

在马背上，火烧着了她的头巾，全身衣服也都冒着白烟。大红马的皮

毛也都烧焦了，嘴边淌着鲜血，它像同情自己的主人似的，放慢了步

伐，低着头走着，走着。但是，谁能料到它正在这紧急关头却不能再

走动了呢？它两只前腿突然跪下了，头往下一扎，就倒在烧黑了的草

地上了。  

天黑了，风势小下来了。萨仁高娃像在六月炎天的时候脱去皮袄

跳进了河里似的只觉得一阵清凉——苏醒过来了。她无力地睁了一下

眼睛，又闭上了。但她忽然想起：自己是在追赶着一个反革命分子啊！

就马上一抖身挺起腰来，沉重的 “捷克式 ”仍挂在左腕上。这才感觉到

脸部一阵疼痛，轻轻一摸，凉冰冰的，是鲜血，染满了手指。她想：

“大红马被烧伤了，我又头昏眼花的，不如先放走嘎鲁。”她从怀中放

出嘎鲁：“去！走！”小嘎鲁却一点也没有受伤地跳下马，遵照着主人

的指示，扎着头跑了。  

接着，萨仁高娃也跳下马来，扑灭了身上的火星，理了理衣饰，

把马拉起来遛了几步，又骑上马，向无边的草原、无边的黑夜跑去了。  

这时雨点开始从漆黑的天幕上洒了下来，敲打着草梢，沙沙作响。 

今天桑布到城里给马挂掌，回来晚了一会儿，他知道萨仁高娃早

在等待他，所以只吃了半碗饭就跑出来了。他骑的那匹雪白色的马，

名叫小兔子，跑得快，走得好，一甩尾巴就到了沙丘。啊，真怪，萨

仁高娃呢？连影子也没有！ “这恨人的，失约了！ ”他只好甩起马鞭，

到她家里去找她。刚跑过沙岗，就见北边浓烟漫地，烈火连天，他马

上抛弃了同萨仁高娃约会的念头，拉过马头就到阿木古郎老爷爷那儿

报告去了。  

他一跑进屯子就喊： “北边起火了！苇塘起火了！大伙救火呀！ ”  

这时阿木古郎老爷爷正好召集了群众在开着大会，向群众传达着

一个紧急通令。  

“今天晚上开会，给大家传达一件事情，我先把旗公安局的通令

给大家念一念。 ”老爷爷用沉重的低音宣读起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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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村人民政府：  

昨由盟公安局来令通缉反革命分子宝鲁。该犯曾于一九四七年加

入国民党，任伪骑兵 “降队 ”副大队长，在阿鲁克尔沁旗内，横行霸道，

无所不为，抢夺之民财计：马五百余匹、牛七百余头、羊三千余只，

强奸妇女二十余人……罪恶昭彰，民愤至极，当我军解放阿鲁克尔沁

旗时，该犯更名换姓，逃至扎鲁特旗××区 ××屯，做长期潜伏活动……

自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以来，做贼者胆虚，于本月十五日逃走。该犯

状貌如下：……  

阿木古郎念完了通令，吐了一口气，刚要给群众再作一番通俗的

解释的当儿，桑布像二岁子马似的，上气不接下气地闯进会场。群众

都愣住了。  

“起荒火啦！阿木古郎老爷爷！ ”  

“怎么，起荒火啦？ ”全屋的人都骚动起来了。  

“桑布，你好好说，哪儿起火啦？ ”阿木古郎问道。  

在桑布向阿木古郎报告细情的时候，坐在炕上的人们都站起来了；

站在门口的人们，有的已经走出了屋。  

“荒火 ”——就这么简单的两个字，它给人们一种怎样的印象啊！

过去曾经发生过多少次荒火呀！房屋、财宝被它烧成灰土；牛、羊、

骆驼被它烧死在草原上……但是解放以来，各地都建立了防火组织，

人们并将防火这项工作订在《爱国公约》里，因此已经三四年没有发

生荒火了。今天忽然又传来了这可怕的名词，这怎么能不使人惊慌呢！ 

阿木古郎听罢桑布的报告，不安地紧蹙着两道浓眉，来回走了几

步，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过身来向群众喊道：  

“今天的会暂时停止，先去救火。大家马上回去准备家伙，一会

儿钟一响就到屯东头的老榆树下集合。就这样。 ”  

群众都散走了。  

阿木古郎同村干部和几个民兵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在会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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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科尔沁草原上不是三四年没有起荒火吗？为什么今天——

在我们刚刚接到旗公安局的紧急通令的时候，忽然起了这么凶的荒火

呢？我想这里一定有原因，也就是说：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就这样。”  

大家都同意阿木古郎的意见，马上在屯前屯后布置了岗哨；阿木

古郎又掏出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了几个字，将它撕下来折成一个 “又 ”

字，递给桑布说道：  

“你把这封信马上送到区里去——要回条。 ”他又对另外一个民兵

说， “你去撞钟。就这样。 ”  

“当！当！当！……”  

全屯的人们都往老榆树下集合了，有男人、女人、上了年纪的老

人、刚刚放下课本的儿童；他们有的拿着铁锹，有的拿着浸湿了的毡

子，拿扫帚的人最多。  

离火线半里多地的地方，有一个粪堆似的小山岗。阿木古郎站在

岗上一挥手，群众先后不一地停下了。这时站在人中高出一头的白依

热老头子看见雨愈下愈大，祈祷般地自语道： “当你渴得胃肠都冒烟

的时候，会碰到梨树林；当草原起了荒火的时候，北风会带来大雨。” 

“老乡们！”阿木古郎喊道，“前面就是火线了，我们要学会和荒火

作战，就是说：先要分散敌人的力量，然后再去一块一块地消灭它。”  

“不过依我看来这次的火势很凶，我们不能马上接近火线，那样

会吃亏的。”没等阿木古郎说完话，白依热老头子就插上嘴了：“就是

说，我们应当先在荒火的前边烧出一条 ‘火道 ’，等大火烧来时，这儿

的草原早已经烧光了。这样就会不出危险地扑灭它！这是多少年救火

的经验。 ”他很自负地提出建议。  

“白依热老头子说得有道理，那是最妙的办法——我们就这么办

吧！ ”阿木古郎说。  

“对呀！应当这样对付荒火！ ”  

群众中间好一阵子哄嚷。  

“好了，不要嚷了！我们就按白依热老头子的意见来做：首先要

在荒火的前面有计划地烧掉一片荒草。当荒火靠近我们烧完的 ‘火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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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们就以防火小组为单位，再把 ‘火道 ’上的火一块一块地扑灭。

好在今晚这场雨还要大下一通，这对我们是极有利的。所以说：科尔

沁草原的人是最有福气的。干吧！老乡们！胜利地扑灭荒火之后，我

们的漂亮姑娘们，会给大家演唱《龙梅之歌》蒙古族的一支民歌。的。

就这样。 ”  

那三百多人组成的救火大队，像战士们围攻一座城镇似的，每个

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妇女，都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向那火海冲过去

了。  

桑布冒着大雨，将信送到了区政府。他因急于回去救火，忘了要

回条就跑回来了。  

跑啊！跑啊！小兔子马在泥泞的草地上拼命地跑着。但是它刚跑

过东沙丘往北一拐，忽然竖起两只耳朵停住了，好像谁在前面吓了它

一下。桑布向前看去：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黑糊糊的东西；他好奇地

跳下马来，走下几步用手电筒一照，原来是一条黄毛毯（被雨淋得变

成了土色）。他拾起黄毛毯刚走了两步，又看见前面有一小块黑东西；

他再用手电筒一照，是一个粉红色的新烟荷包，长长的绿缎子飘带上，

绣着弯弯曲曲的喇叭花。他莫名其妙地笑了： “这是谁们在这儿谈情

丢的呢？好，不管它是哪个漂亮姑娘做的，现在可要归我使用了。不

过我的萨仁绣起来会比这好到天上去。 ”又一想： “还是救火要紧！ ”

将毛毯和烟荷包卷起来往马鞍上一拴，就走了。  

当他接近远处救火的人们的吵闹声时，只见大火快被扑灭了；只

有 “火道 ”上还有几团小火块，大家正在扑打着。他松了一口气：“啊！

这回没问题了！ ”但是这时他忽然看见靠南边有一段人们没有注意到

的火线，偷偷地向东烧过去了。啊！事情不好：东边是全区最大的草

甸子，那里堆着像山似的羊草；这火要烧过去，到冬天全区的牛羊靠

什么活呀！他急忙跳下马，想喊人们一起去；但是在烈火的呼啸下，

他的声音人们听不见。他只好解开拴在鞍上的湿毛毯，将烟荷包往怀

里一揣，就向朝东烧去的那团火跑去了。  

小兔子马走到离火线稍远的地方，等待着它的主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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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布这样勇敢地跳进火线，他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是个疯子，

去投火寻死吗！不，不是的。他是个神经正常而又聪明的人；而且是

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团员，当熊熊的大火像毒蛇般地扑向大草甸子，

眼看那高入云霄的羊草堆就要被大火烧掉时，他会怎样打算呢！他不

顾任何危险地跳进了火线。  

湿毛毯是打火最好的工具。桑布左一下、右一下地用它扑着火。

但是在烈火中动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浓烟熏得他透不过气来，火

焰烤得他浑身疼痛，可是他没有顾得去管那些。“只要能扑灭这团火，

我被烧倒了也甘心。 ”——他这样想。  

疲乏了，疲乏了，浓烟熏得他一阵迷昏、一阵清醒，忽然眼前一

黑，打了几个晃，就倒下去了。火焰在他身边继续燃烧着。  

阿木古郎从东头跑到西头，又从西头跑回东头，时刻鼓励着群众，

监督着各个小组的工作，累得头发根都冒火了。荒火在群众的扑打和

大雨的浇淋下，终于被扑灭了。  

“喂，你们看东边怎么还有火团呢？ ”白依热老头子喊道。  

“怎么东边又起火了？ ”  

阿木古郎往东一看，果然是火。他喘着气向那边跑了一阵，恍恍

惚惚地看见有一个黑影倒在火团里。他马上回头招呼：“大家快来呀！”

哪知道群众早就跟在身后，他又急格格地说， “火里倒下一个人，快

去救出来！ ”  

群众都跑上去了。跑在最前头的是白依热老头子。他跑进火团，

闭着眼睛憋着一口气，抱住那个人就往外跑，大家帮着抬到离火线远

点的地方，仔细一看：  

“啊！是桑布！ ”白依热发呆了。  

他知道他的女儿和桑布正在恋爱，而他自己也早就爱上了他。但

是白依热摸不清桑布怎么跑到这儿，倒在火团里。  

阿木古郎领着一部分群众又把这块火扑灭了。  

“桑布！桑布！ ”阿木古郎在桑布耳旁连喊了几声，但是桑布仍然

迷昏昏的不答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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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点把他抬回去吧！ ”一个青年说。  

“不，这没关系，他是被烟熏晕的，只要呼吸到新鲜空气，就会

醒过来。 ”阿木古郎说。  

果然，不一会儿，桑布醒过来了，只不过觉得头还有些昏，身子

没劲，也不愿意说话，没有回答白依热亲切的问话。  

“人已经醒过来了，”阿木古郎向群众说，“火也完全扑灭了，雨愈

下愈大，我们早点回去吧。不过民兵队长要派几个民兵在这儿放哨，

防备荒火再着起来。就这样。 ”  

在这漆黑的夜里，无边的草原上，荒火虽然被扑灭了，但是草原

的 “宝贝 ”——大苇塘，却被烧得只剩了一层地皮。人们都是疲倦、心

痛，低着头不言不语地回家去了。  

桑布在回家的路上，完全苏醒了。他把送信回来时在路上怎样拾

得毛毯和烟荷包，以及后来又怎样救火的经过，给阿木古郎和白依热

从头到尾地讲了一遍。  

“那么你是说，除拾了这条毛毯之外，还拾了一个烟荷包？ ”  

“你看，这就是。 ”桑布从怀里掏出烟荷包给阿木古郎看。  

“啊哈！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阿木古郎接过烟荷包，一边说，

一边掏它， “怎么里边还有一张纸，噢，这还是一封信呢！ ”  

“谁的信？写的什么？ ”桑布和白依热异口同声地问。  

阿木古郎看罢了信，发起呆来了。  

“怪呀，怪！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毛毯、信……又在这样黑沉沉的

雨夜。奇怪，真奇怪！ ”阿木古郎想。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  

“你们看，这是谁的信？ ”他把信递给桑布。  

“怎么是……是萨仁给我……”  

“萨仁高娃怎么了？我的孩子怎么了？ ”白依热叫了起来。  

“你的姑娘今儿晚上把牛赶回来了吗？ ”阿木古郎问。  

“没见回来，可能跟大伙救火去了。她是妇女积极分子，还能落

下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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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你回去看看，她到底回来没有？ ”  

“这是出了什么事呀？好，我去，我去看看。 ”白依热老头子边说

边走出门。  

桑布哥哥：  

这个烟荷包做得很不好看，可是为了缝它，我的手指都扎痛了。

给你拿去使吧！  

萨仁八月二十一日  

桑布读罢这封信，眼睛瞪得烟袋锅大，他完全掉进闷葫芦里去了。 

“你觉得奇怪吗？ ”阿木古郎问。  

“奇怪呀！奇怪得简直可怕！ ”  

“我觉得奇怪的不是这封信，而是这封信和这条莫名其妙的毛毯

丢在一起。 ”  

“真闷死人！ ”桑布急得汗珠直往下滚。  

“孩子，不要着急，白依热回来就明白了。 ”  

外屋门一响，白依热走进来，他后面还跟着许多群众。原来他在

家没找到萨仁高娃，又顺道上了几家问了一下，这一来又使大家不能

安心入睡，都跟他来了。  

“她从早晨出去就没回来，全屯都找遍了，谁也不知道。 ”白依热

告诉阿木古郎说。  

“不，落太阳的时候，我从区上回来，见她在东沙丘上站着，我

想可能是在等桑布。 ”  

“是我今天和她有过约会，可是我到东沙丘上没见到她。 ”  

“那么她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没回来呢？桑布，你和她谈过一些别

的什么没有？为什么可巧她今天就没回来呢？ ”  

白依热虽然相信桑布，但是当他着急时，竟用了很严厉的口气。

他是头一次这样对待桑布。  

桑布像在火热的心上浇了一盆凉水。对着灯花呆了半天，说不出

一句话来。  

阿木古郎想了一想，拿起那条黄毛毯对大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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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件事情有点不同的看法：大家看看这是一条毛毯，黄色

的毛毯。刚才我在群众大会上念过的旗公安局的通令上说：那个叫宝

鲁的逃犯，身带一条黄毛毯。所以我们就应当多用点脑筋。奇怪的是

今儿晚上又起了荒火。不去考虑这些问题，自己人跟自己人瞎吵，是

吵不出道理来的。 ”  

白依热听了这话，难为情地抬起头来，环视了大家一下，自言自

语地说道：  

“我们有句俗话：‘瞎子爬一辈子，也爬不出科尔沁草原。’像我这

样的老笨货，虽然头发都白了，看问题可总是那么短见。阿木古郎说

得对，萨仁高娃的失踪不能怨桑布，我知道桑布是真正地爱她。 ”他

转向桑布， “孩子，你还在怪罪我吗？ ”  

桑布慢腾腾地站起来说：  

“不，我对谁也不怪罪。我着急的是怎样才能早点找回萨仁，你

们要明白：她的失踪，简直使我半秒钟都不得安静。 ”  

正在这时，民兵队长和公安员听到萨仁失踪的消息，满头大汗地

跑来了。  

“好，你们来得正好，我刚要让人去找你们。 ”阿木古郎说。  

阿木古郎和民兵队长、公安员、桑布、白依热等分析了各种情况

之后，最后决定：把全屯的民兵分成几个小队，分头去搜查附近的草

原，并寻找萨仁高娃。又把这些情况给区上作了书面汇报。  

阿木古郎、桑布和另外三名民兵为一小队，向北搜查。  

萨仁高娃继续追击着那个反革命分子。  

骤雨在草地上发出狼嚎般的声响，雨鸣和电闪给人一种翻天覆地

的感觉。在萨仁高娃眼前展现的是一片黑空空的原野。她只有凭着多

年来在这片草原上放牧的经验，揣摩着方向和地形。但是雨期的草原

是寸步难行的，到处都是稀粥似的泥水；有时大红马踏错一脚，就连

萨仁高娃一起跌倒在泥水里。但是萨仁高娃没有被骇倒，跌倒了爬起

来再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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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被荒火烧伤的伤口一触水，简直连骨头缝里都发痛，折磨得

她两只眼睛都无力睁大了。“在这茫茫的草原上，追到哪儿是头啊！”

她想。然而她借着打闪的那一刹那间，从泥水中看到一个人的脚印，

这又鼓舞了她，就继续追下去。 “这地方西面是锡拉木伦河，下大雨

正在涨水，他是不会往那边跑的；只有北方……”她这样想。  

她恍恍惚惚地看见前面有一座小山。这小山叫登奥鲁，山上有几

棵小榆树，萨仁高娃除了过去时常赶着牛群到这儿来玩之外，桑布第

一次向她求婚也是在这小山上。小山上长着各种各样的花朵，她记得

有一次就在这儿，桑布在她头巾上插过两朵萨日伦花……这时桑布那

迷人的嘴唇和那充满着幸福的微笑，又在她脑海中映现出来，一霎时

她完全被花朵般的爱情的回忆所占据了。  

“汪，汪，汪……”忽然从小山上传来了几声短促的狗吠声，萨仁

高娃的心马上猛跳起来。她自己也不晓得这是欢欣还是恐惧！  

“这一定是那个反革命被嘎鲁找到了。 ”她想。  

当她走上山岗时，尽量让马走得慢而又轻一些；她努力地睁大着

眼睛，在身前身后寻觅着。这时她希望小嘎鲁再指引她一声，它却没

有这样做。  

“嘿！这回我叫你咬，王八养的小狗。 ”从两丈多远的山坡上传来

一个胜利的骄傲的男低音。萨仁高娃集中眼力一看，一个黑影子正往

山上走去，但在他身后又有一个黑东西倒在地上。 “那个反革命大概

把嘎鲁打死了！ ”想到这里，她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劲，蹬了一下脚

镫就跑近了那个黑影子，“当 ”地放了一枪。那个黑影像一阵风似的跑

走了。她想： “那个反革命家伙是没有枪的，我不一定打死他，抓死

的不如逮活的呀！”她又追了上去，用枪把猛劲一打，只听见黑影子 “哎

哟 ”地喊了一声，就倒了。萨仁高娃马上勾上枪机喊道： “不许动！ ”

（她记得战土们这样喊过）那个黑影却一声也不吱，一动也不动。她

想：“可能打晕了。”她跳下马，刚要上前捆起他来，忽然听见身后有

拉枪栓的声音，接着就有人喊：  

“不要动！再动就要开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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